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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一处颓废的屋基，残
垣断壁，梁斜墙倒。却不显得
荒凉，屋基前油菜花田正拔节
抽薹，杆绿花黄，一簇簇花束
渐次绽放，把一派盎然的生机
奉献在浓烈的春色里，勾勒出
乡 间 僻 静 处 的 一 道 独 特 景
色。春天里，到处都遮掩不住
春光播撒的美妙。

春色无边芸薹开，追逐寻
花掏蜂时。难得觅见倒塌的土
脚墙，金黄的菜花令人晃眼，时
光恍惚，顷刻间倒回到四五十
年前。那时，春天油菜花盛开
的时候，正是我们捉蜜蜂、掏蜜
蜂最欢乐的童年时光。

三月里，整个乡村都掩映
在油菜花田中间了。余邵诗
云：“油菜花开满地黄，丛间蝶
舞蜜蜂忙；清风吹拂金波涌，
飘溢醉人浓郁香”。油菜花竞
相怒放，不仅引来彩蝶与蜜蜂
飞舞花丛间，浓郁花香和美丽

风景更吸引着我们一众小伙伴去捉蜜蜂、掏蜜蜂。
菜花上忙着寻花采蜜的蜜蜂最多，嗡嗡嘤嘤唱

出一条声。此时，蹑手蹑脚地我们，一手抓一只敞口
瓶子，一手拿一张硬纸片。纸片驱逐着花丛间的蜜
蜂，倾斜的瓶子则迅捷地包拢过来，躲避不及又惊慌
失措的小蜜蜂正好被“请君入瓮”了。赶紧用硬纸片
盖住瓶口。瓶子里早放了油菜花，瓶子里的蜜蜂开
始并不停留在菜花上，还在四处撞击着瓶身寻找出
口，多次尝试失败精疲力竭后只好落在菜花上，乖乖
束手就擒。

菜花丛里的猪舍茅厕大多数是土脚墙，上面被
蜜蜂锥了很多的小洞。越是年代久远，越是靠近菜
地的墙面，上面的蜜蜂洞就越多。有些墙面上密密
麻麻的全是蜜蜂的巢穴，一只只蜜蜂忙忙碌碌，进进
出出，忙着辛勤地采蜜酿蜜。那时的我们，除了捉菜
花上的蜜蜂，更喜欢掏墙洞里的蜜蜂。改下诗句是：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乘花香掏蜜蜂。掏洞里的蜜蜂
需要找一个小口的瓶子，也是事先掐根长长的菜花
竖放在瓶子里。看到蜜蜂钻进墙上一个洞里，迅速
跟进过去，瓶口猛地罩住洞口。稍稍将瓶口抬移一
点，将准备好的细竹枝或者鸭毛大羽伸进洞里，轻轻
地滋扰，等蜜蜂被侵扰得无奈爬出洞口时，立即用竹
枝拨进瓶子里。有时会瞄着眼挨个查看小洞，有蜜
蜂的一个也不放过，都设法掏出来，捉进瓶子里。最
喜欢一种叫“花酿蛾子”的蜜蜂，身材颀长，有黑白相
间的花纹，比一般蜜蜂块头要大，那个小伙伴捉到都
会引以为傲。夕阳西下，为一群手里举着掏满蜜蜂
瓶子的小伙伴们，留下春天傍晚快乐的剪影。

早晨上学前有时也不会闲着。路过菜地旁大树
下一块空闲地，眼睛会偷偷瞄一瞄，查看一下原本平
滑的地面上，一夜过后有无变化。如果地上隆起一
小撮一小撮新鲜的细泥土，下面一定躲藏着一只黑
褐色小蜜蜂。地下的蜜蜂比墙洞里的蜜蜂要小得
多。用嘴猛地一吹隆起的新土，洞口就暴露在眼前，
小树枝轻轻一挑拨，小蜜蜂便落入了早已从书包里
拿出来的小瓶子里。

“采酿春忙小蜜蜂，何销振翅螫邻童。”想起王欣
还在《咏蜂》中质怪小小蜜蜂何故要螫刺邻家孩童，
哪知实在是我们年少时太顽皮啊！

芸薹花开晃人眼，无边春色入目来。眼前，菜花
一派金黄，几只蜜蜂在花丛中轻盈飞舞。春光里，它
们忙碌的身影是多么迷人，舞姿是那么的优美，今
天，听它们的吟唱，也是那么的欢愉，这是春天芸薹
花上最嘹亮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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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盐都 遇见美

我生长在盐都西乡，从记事起，天刚麻麻亮，就
听到屋外的刮锅声。先是稀稀落落的，后来响遍全
村。现在回忆起来：那清脆悦耳的声音，像一首激扬
动听的“晨光曲”；似一道农家独有的“风景线”。村
民们一天的生活就由此拉开了序幕。刮锅声止，家
家户户的烟囱里便冒起了袅袅炊烟，弥漫在村子的
上空，充满了烟火气。

那时人们煮饭、烧菜、烧水均靠铁锅、砖灶。灶
有两眼三眼之分，锅有小、中、大号之别。小号一尺
三、中号一尺四、大号一尺六。锅烧几次，就会粘上
一层厚厚的烟灰，就变“钝了”，如再继续使用费时
又费草。说到燃料，主要靠稻麦秸秆。因农家几乎
是一式的泥草房，小麦秸、晚稻草还要选一部分秆
儿壮的留着修缮房屋之用，只有大麦秸，早稻草才
能全部进灶膛。因此，“刮锅”能省草，对村民们来
说尤为重要。

上世纪六十年代，粮食产量低，烧草也不足。口
粮实行低标准、瓜菜代。一日三餐稀多干少，煮煮一
大锅粥是常有的事，烧草自然会多。到了冬、春季，
水温低，草不够烧的问题就显露出来了。为此，母亲
经常不顾寒冷，背着网包到麦田里拾稻草根，去村南
的乱坟场、田埂边、河堤上铲枯草来补充烧草不足。
我家是十口人的大户，对于“刮锅”省草，母亲格外重
视，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将铁锅从灶台端至天井
(院子)里，反扣在木板上，用小锹子自上而下地将烟
灰刮掉，再用布抹去浮灰。就这样不怕麻烦、不辞辛
劳，日复一日从不间断。

星移斗转，时过境迁。改革开放以后，农村逐
步富裕起来，矮小的泥草房被高大宽敞的砖瓦房
所替代；粮食连年丰收，烧草富余，刮锅不再为省
草，而是让锅不变“钝”，节时。光阴荏苒。2000 年
后，农村生活更上一层楼。电磁炉、微波炉、电饭

煲、电热水壶等家用厨房电器和液化气灶具先后
进入各家各户。人们生活中主要用电和液化气，
草仅作为辅助燃料，昔日晨曦里的刮锅声渐渐稀
落了。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发生了天翻地
覆的变化。砖瓦平房过时了，楼房、别墅引领风骚。
在镇政府的统一规划下，2018 年，我的家乡蒋河村整
体拆除，于次年，村民们家家户户搬进了粉墙黛瓦、
独门独院的小别墅。老式锅灶成为历史，与“刮锅”
彻底画上了句号。

乡情难舍。前不久，我又回到了旧貌变新颜的
村里，和昔日的老邻居、儿时的小伙伴们谈起“刮锅”
的事，个个感慨万千，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现在
农村人真享福，不单单告别了“刮锅”，照明点油灯、
纳凉摇扇、吃水靠拎、加工稻米靠舂、磨面人推……
这些早就成为陈年旧事。

刮 锅
□ 崔学林

俗话说“明前螺，赛肥鹅”。经过一个冬天的滋
养，清明前的螺蛳色青、壳薄、肉厚，尚未产籽，泥腥
气小，鲜美可口，一口就能“嗦”出春天的味道。

我的家乡是水荡地区，湖河沟汊，纵横密布，
水中孕育着无数的螺蛳，水码头桩上 、河沟岸边
上、湖边芦苇滩的牛脚塘里，俯拾皆是，大伙儿亲
切的叫螺蛳为“螺螺”。记得儿时村里大多人家都
穷，很难吃上一顿肉，螺螺是解馋的最佳选择。老
家捕螺螺的方法主要有趟、摸和张等，趟螺螺要站
在行驶的船头，手持趟网子，向前一推一收，那是
技巧加力气的活儿，是成年人的专利。我们毛头
小 伙 拿 手 的 就 是 摸 螺 螺 和 张 螺 螺 。 摸 螺 螺 最 简
单，拎只小木盆，来到湖边芦苇滩的小沟头，脱掉
鞋子，卷起裤筒，沿着岸边，双手伸进水底捋摸，一
摸就是一把螺螺，转眼的功夫，就能摸个二三斤。
最有趣的是张螺螺。星期天，从草堆上拽下一抱
乱头子稻草，稻草中间包裹一块砖头，取一根丈把
长的草绳，一头把稻草捆捆紧，扔下湖边的水里，
草捆浸水后加上砖头的重量，很快沉入水底，草绳

的另一头系在湖边的树桩上。这样的草捆投放三
两个，一字摆开，每个间隔两丈远，形成阵势。第
二天早晨雄鸡打鸣时翻身下床，拎着小木桶来到
湖边，拽起草绳，把草捆拽上岸，哇！草捆子周身
吸满了螺螺，一捆就能摘下一二斤。摘完后再扔
下河里，放晚学又可以“摘”到螺螺。

把捕的螺螺拎回家，先剪去螺螺的尾巴，再放在
清水养两三个小时，滴上两滴香油，让它将泥渍、泥
污都吐掉，这样就可以做爆炒螺螺了。

母亲可是做爆炒螺螺的好手。母亲先把热锅热
油里加的葱、姜、蒜、干辣椒炒香，“刺啦”一声，把螺
蛳倒下，再倒上家里做的豆瓣酱、撒上盐，大火翻
炒。这时，厨房里传出螺壳与铁锅、铲子及油煎烧煮
发出的声音，犹如一场音乐会，可谓是旋律优美，悦
耳动听。不一会儿，音乐声停下，螺螺起锅时，满屋
飘香，令人控制不住流口水。

母亲拿出几只小碗，每个碗里盛上半碗螺螺，
让我端给邻居的小伙伴。几个毛头小伙端着碗，站
在大树下，用手抓起螺螺放进嘴里一个劲地“嗦”，

一口一个螺螺，一嗦一吮，螺肉就和着汤汁流入嘴
中，那时仿佛尝尽了人世间的鲜美。家里来了几个
客人，母亲就露一手，炒上一盆螺螺端在桌子中间，
父亲陪着客人喝一口村里大麦酿的酒，嗦一个螺
螺。“嗦”声此起彼伏，或大或小，时断时续。再说些
与螺螺有关无关的坊间传闻，半醒半醉，沉浸在螺
螺鲜美的滋味中……

现在生活好了，人们对螺螺的鲜美仍情有独
钟。在酒店或街头大排档中，仍然尝到它的美味。
有朋友来访，我都点上一盘爆炒螺螺，朋友大呼：“太
鲜了！太美了！”

大纵湖里白壳螺螺，经过名不经传，现在华丽登
场，身价暴涨。大纵湖水质优良清冽，白壳螺螺又是
生长在水草上，肉质紧实弹牙，味道鲜美，还有一种
淡淡的甘甜和清香，让人品尝后难以忘怀。“红烧大
纵湖白壳螺蛳”已评为“江苏省百道乡土地标菜”，也
成了前来大纵湖旅游观光的游客必点之菜。

青螺螺、白螺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记忆中的
味道。

又到春季“嗦”螺时
□ 刘庆宝

早春几场小雨，浇醒了万
物。荠菜知春到，最先冒出一
点点嫩绿，随后渐次洇染夺人
眼球，好像无数小手举着的绿
色小锯子，仿佛在招呼我。

正如宋代方岳所言：“荠菜
共 挑 元 日 雨 ，梅 花 未 放 去 年
春。”点明了荠菜的特性，生于
末秋，长在初冬，熬过了严寒，
茂盛在春天，告诉人们春季里
才是食荠的大好时节。荠菜，
在众多蔬菜中并不突出，样子
也很普通，矮矮壮壮的，爬地匍
匐，多半长在其他蔬菜或植物
的下面，既不争阳光，又不抢雨
露，叶子呈不规则的锯齿状，白
色的花米粒大，乍一看，就是地
道的“路人甲”。它不喜欢被人
宠着，家养，只恋在山野外、田
埂旁、小溪边自由自在的寂静
滋 长 。 宋 代 诗 人 许 应 龙 称 赞
它：“宝阶香砌何曾识，偏向寒
门满地生”。同样是野菜，有小
人，也有君子。人们把野菜中
的“荼”称为野菜中的小人，因为它只是一味地苦苦
苦；荠菜就不一样，不仅有一种特别的清新香气，还
很鲜甜，又很低调，被称为野菜中的君子。人们推崇
甘心如荠是有道理的。

我看过一本美食起源的书，介绍说我国许多美
食都跟寺庙有关。僧人不用荤腥，也能将蔬菜的鲜、
香、味发挥到极致，我想他们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江湖
烹饪高手。被称为美食家的苏东坡，那年的早春来
到扬州任太守的时候，受到僧人做菜的启发，独创苏
记“荠菜羹”，并赋诗：“时绕麦田求野荠，强为僧舍煮
山羹。”如今，荠菜羹依然是淮扬菜中的一道名点。
每到荠菜季，酒店菜馆粥铺，除了熬粥，还会做出有
荠菜加盟或唱主角的诸多菜品佳肴，在苏氏荠菜羹
基础上发扬光大满足食客们尝个鲜。受到味觉驱使
的不少市民则去菜场超市淘荠菜，有闲空也有兴趣
者，奔郊外，下乡村，逛田园，亲近自然，享受暖阳，挖
荠菜，踏春光，满心喜乐，举手投足满把春，带着自己
动手的“春色”回家，体味那个一年一遇的“春味”。
春不负我，我岂负春！

许多人时常回味曾经的味道，恐怕不仅仅年岁
大的怀古恋旧，跟先入为主的“味蕾基因”中妈妈的

“密码”应该有关联，它不仅是味蕾的表露，也是如脐
血脉的传承。因此，一碗春令荠菜羹让我至今都难
以忘记。妈妈先将一大把鲜嫩的荠菜切碎备用，一
块卤豆腐切丁焯水去味，姜葱蒜油煸出香，下豆腐丁
快速翻炒几个跟头，倒热水烧开，放适量的盐，撒下
荠菜碎，搅入勾芡锅中，已经清香扑鼻，本以为出锅
可食，且慢，妈妈的“秘密武器”上了灶台，过年熬的
早已斩细的猪油渣子闪亮登场，眼花缭乱下锅，香气
立马燃爆，素菜荤吃就是在眨眼间促成的。蔬菜中
的“仙女”，有的时候真的需要最世俗的二师兄助上
神力，才能激发出惊人的绚丽。如今可惜少了妈妈
的那个“味”。

荠菜有挑与选地说道，做菜也有火跟调的技巧，
那些平淡无奇的寻常菜品，在关键时刻需要“画龙点
睛”，才能在瞬间味味碰撞中爆发出鲜鲜的升华。诗
经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荠菜如此，人也亦然吧。

春
来
荠
菜
香

□
邹
德
萍

顾正山 摄

搬了新家，先生为了去除家里的异味，添置了一些
花草，如绿萝、吊兰、富贵竹、虎皮兰等，来改善空气质
量。但是平时上班忙，除了偶尔浇水外，我们很少搭理
那些花花草草。假期，我闲坐在家里，发现那些花花草
草萎靡不振，枯枝败叶耷拉着、蜷缩着，缺少了往日的
生机和活力。

我舍不得这些花草，想到刚搬来时它们郁郁葱葱、
充满生机的样子。于是，我把所有的花草进行了修剪，
心想死马当活马医，能活多少是多少，或许有奇迹呢。

清理完后，我发现这些花草的枝叶虽然变得稀疏
了，但却精神了许多，不再是颓废的样子。于是，我隔三
差五地照料它们，或浇浇水，或加一些专用的肥料。十
多天后，这些绿植恢复了元气，嫩嫩的新叶星星点点地
冒了出来。一个月后，这些绿植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渐渐地，我喜欢上了这些花花草草，时不时地去关
照，它们开始枝繁叶茂起来。这些花草也给我带来了
好心情，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时，我轻轻拂动着心爱
的绿植，嗅着飘散在空气中的清香；或在阴冷的冬天，

躲在这四季如春的角落，晒晒太阳看看书，和朋友、家
人喝喝茶聊聊天，常常会产生生活是如此美好的感觉，
心中的释然油然而生。我蓦然觉得，这些绿植似乎也
有灵气，它感受到了主人的细心呵护，就能长得好。
后来查阅资料发现，德国的实验心理学家就提出过植
物有感情的观点，他认为通过与植物交谈，给予植物
关注、爱抚等，可以促使植物更健康地生长。

名著《红楼梦》中也有绿植灵气一说，开篇贾雨村
在讨论贾府时说了一句话：“花园子里面树木山石，也
还都有蓊蔚洇润之气，哪里像个衰败之家？”当时贾府
运势好，植物也长得生机勃勃，枝叶繁茂润泽。

当然养花种草也不是个简单技术活儿，作家池莉
喜欢养花，但就是养不好。后来，她专门找来《花经》研
读，看完之后，才恍然醒悟，“一件事做好，岂能凭你心
中有一点欢喜？有一点迷恋？三天浇点水，五天上点
肥。”

《花经》记叙的是宣统年间官员黄岳渊的一段经
历。他在三十岁时想要做一件有兴趣的事，毅然辞官

隐退。他购买了十余亩田地，抱瓮执锄，废寝忘食，甘
为花木之保姆。在他的精心打理下，黄家花园欣欣向
荣，花异草奇，声名远扬。每逢花时，社会名流裙屐联
翩，吟诗作赋。更有文人墨客指点花木，课晴话雨。
据说当时的文坛名人周瘦鹃、郑逸梅等人皆为黄先生
的花木挚友。黄先生养花养出了名堂，结交了人间知
己。正所谓“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
职必举。”

现在，我也开始摸索着培育这些给我带来欢乐的
花草。通过网络学习养花种草知识，我懂得了浇水施
肥讲究尺度和时机，比如说浇水，要等到土壤略微干
燥之后再进行，如果不断地给予水份，很容易造成积
水，根系就会窒息、腐烂甚至是死亡；给予它的水肥等
营养过剩时，会造成枝叶的徒长，使根、茎、叶与花芽
互相争夺营养，影响发育，造成不开花或是少开花，果
实自然也就无法结成。

正因为花草有灵性，所以培育起来如同育人一般，
都要把握好“度”，无限的关爱也是一种伤害。

草木有本心
□ 陆 漪


